
* 
「不要過來！走開！滾遠點！」 
「你就是個怪物！」 
 
我是，那也是你生下來的怪物呀！那你又算是什麼？ 
十歲的我看著眼前近乎瘋狂，歇斯底里的女人，只是沉默的看著她，甚至覺得有點想笑。 
對這個冠有「母親」一詞的女人，一言一行，說的話、做的事，竟然一點悲傷痛苦的感覺也沒

有。 
 
於是，我殺了她。 
 
這，應該是我第一次殺人。 
而且很幸運的，沒有人認為我是兇手。 
 
 
* 
「你在看什麼，看得這麼入神？」 
 
「嗯？啊...你回來了啊？」 
聽到我的聲音，坐在書桌前的人才從手裡的書中抽身，驚覺屋子裡多了一個人。 
 
「犯罪心理學？怎麼突然有興趣了？」 
我看到書名，裝作有些納悶的問他，他從來不看這些東西。對一個人心理的研究我的興趣比他

還大，他從來都是興致缺缺的那個。 
比起這些東西，他更喜歡一些表面、實際的東西。 
 
「突然有興趣了，很好奇為什麼這些東西總能吸引你的注意。」 
他轉過身子迎向了我的方向，露出了一個好看的笑容，或者說他自認為好看的笑容。 
確實他也只有皮囊能看了。 
 
「那你找到了嗎？讓我覺得有趣的地方。」 
如果他能說出另我意料之外的答案的話，這次應該就能玩得更久一點了。 
至少會比之前那些有趣一些吧？ 
 
「找不到呀！至少我沒看出哪裡有趣了。這些東西太生澀難以理解，以我這種腦子可能永遠也

不會懂，只有你才會把這些東西當成寶。」 
不出所料的答案。 
那麼，和他之間的關係也差不多該結束了。 
 
「如果你真的想知道，我可以告訴你，你口中的這些東西...」 
我俯身向前，一手撐在桌面上，一手摟住他的腰，把他困在我和桌子之間，縮短和他的距離。 
「為什麼這麼有趣。」 
 
這最後七個字結束的時候，他才環上我腰側的雙腿無力落下，他難以理解的瞪大雙眼，然而目

光卻逐漸失焦，意識抽離。 
 



 
* 
「你的母親，資料上給我的資訊是吸毒過量導致的猝死。」 
我聽著他說故事一樣的陳述，卻和他自身的資料有所出入。甚至原來他所犯下的案件不只是

這一年多來的紀錄，而是更早之前的案件。 
 
「請您糾正用詞，她不是我的母親，只是生下我的女人。」 
他語氣平淡的說了這麼一句，眼神彷彿融進了冰一樣刺人，讓我感覺他口中的人只是個陌生

人。 
「她是吸毒過量猝死沒錯，但那些毒不是她自己打進身體裡的，是我。」 
他停頓了一下。 
「更正，應該說她已經使用過了，正舒服的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，我幫她再補了一些。並且，

是在知道這麼做可能造成她猝死的認知下，然後安心的去睡了，隔天醒來就是檔案上的樣子

了。如我所願。」 
 
「你恨她？」 
我不知道對於母親的存在這個青年是什麼樣的想法，好奇心驅使下讓我提出了這個問題。 
十幾歲的年紀，用這樣的方式殺了自己的母親，是恨還是其他的情感？ 
 
「恨？」 
他露出了走進這裡後的第二個笑容， 
「你錯了，警官。我不恨她，甚至對她一點想法都沒有。只是覺得她整天對著我像隻狗一樣狂

吠有些無趣罷了，而且很吵。能理解嗎？」 
 
「先生，你還想不想聽之前提到的那個孩子最後怎麼樣了？」 
他不等我繼續發問。聲音中帶上一絲興奮，似乎迫不及待的想告訴我他是怎麼殺了一個人，而

那個人是誰。 
 
「先生，你應該知道的。畢竟，他很有名，甚至到今天都還沒破案。」 
 
他的語氣相當愉快，而我似乎在這個提示後知道是哪個案件了。 
這個案件出名的原因不單單是手段的殘忍，更因為他被許多人當成一件藝術品。在受人圍觀

了一天後，才有人發現他是具屍體，然後時至今日仍是一宗懸案。 
 
「藝術殺人案。盛體玫園。」 
 
不出所料，正是。 
 
 
 


